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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润山河，青绿共生
——跨越千年的生态哲思

□ 丁泳丹 

山河有脉，岁月有痕。

春风掠过江南的烟雨、塞北

的荒原、高原的冰川，也掠过了

太行吕梁的褶皱，拂过汾河两岸

的碧波，捎来了华夏大地生态守

护的千年回响。华夏先民以草木

为友、以江河为伴的温柔，穿越

了朝代的更迭，在今日华夏大地

重焕生机。那些藏在古卷里的生

态哲思，那些刻在律令中的守护

初心，化作一篇篇文字，织就了

护佑山河的刚性法典，让老城脱

胎换骨、荒坡覆绿、江河澄澈，

在新时代的蓝图上，铺展开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壮阔画卷。

华夏的生态哲思，是先民在

与自然相依相伴中，一点点沉淀

而成的生存智慧，藏着最朴素的

敬畏与通透。试想，在生产力低

下的远古时代，先民为何甘愿克

制私欲，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

猎？为何要将鸟兽图腾刻进陶器，

将山川草木融入祭祀，把自然的

馈赠当作不可亵渎的信仰？

答案藏在仰韶文化遗址的陶

器纹路里，藏在先民“天人合一”

的朴素认知中。

那 时 候， 没 有 系 统 的 理 论

阐述，也没有条条框框的约束，

古人却能将生态智慧融入日常生

活——春播不伐草木，秋收不毁

根茎，捕猎不杀幼崽，捕鱼不用

密网。他们早已懂得，破坏自然，

便是断己生路；护养万物，方能

生生不息。“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的生存自觉，像一颗深埋的种子，

在岁月里悄悄扎根，为后世的生

态理念和行为规范，埋下了最深

沉的伏笔。

文明流转，哲思开始有了具

象的模样。这份朴素的敬畏，渐

渐化作可供遵循的规范，历史典

故里留存的故事佳话，让枯燥的

守护多了几分温度。

传说在周厉王即位之前，西

周就有一位贵族，贪恋一时享乐，

在春日草木萌发之际，不顾先民

流传的规矩，下令家丁砍伐山林、

围猎鸟兽，肆意践踏刚破土的幼

苗，百姓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却无人敢直言劝谏。掌管山林的

山虞，见此情景，没有硬闯直谏，

只悄悄采来一筐刚抽芽的柳枝，

轻轻放在贵族面前，轻声问道：“大

人可知，这柳枝今日若被折尽，

明日便无浓荫可蔽日；幼兽今日

若被滥杀，明日便无鸟兽可相伴，

这般肆意妄为，终会自食其果啊。”

贵族闻言，望着筐中娇嫩的柳枝，

又望向远处被砍伐得残缺不全的

山林，幡然醒悟。他当即下令停

止伐林围猎，亲自种下柳枝，立

誓“护草木，惜生灵”。看似平

常的小故事，实则彰显出人们对

自然的内心敬畏，通过“命令”

的方式使行为规范悄然转变，这

也为后来的生态管控埋下了伏笔。

只是这份温和的坚守，在后

来的周厉王时期，却变成了一场

略显仓促的严苛管控。在当时，

山林水泽，本无专属之主，草木

自在生长，百姓可按需砍伐树木、

取用川泽之利，取之有度、用之

从容，与自然相生相伴。可周厉

王为增强国力、加强对自然资源

的掌控，竟颁下政令，将天下所

有山林水泽尽数收归国有，明令

禁止百姓随意砍伐、渔猎，不许

私取分毫。这项政策，名义上是

为了护佑自然资源、遏制滥取之

举，实则严苛过甚、不近民生——

百姓赖山林川泽而生，伐木为薪、

渔猎为食，政令一出，便断了生

计根基，不满之声席卷朝野，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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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这场失了民心的管控，随周厉

王被推翻而草草废止，消散在岁

月长河中。

如何平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

展，这似乎是一个自千年前起就

需要不断回答的问题。这个答案，

关乎民生、关乎政治、关乎发展。

时光流转两百年，齐国的管

仲接过了生态治理的探索接力棒，

他以更具智慧的方式，诠释了自

然与民生的平衡之道。他沿用了

“山林水泽专属管控”的思路，

却跳出了周厉王的严苛桎梏，将

山林水泽收归国君独有，实行专

利之制，以充盈齐国财力，为国

家发展注入底气。与周厉王一意

封禁不同，管仲深谙“堵不如疏”

的治理智慧，定下柔性规矩：每

年划定固定的短暂时期，开放山

林水泽，允许百姓入内伐木、渔猎，

获取生计之资。这般举措，既守

住了自然资源的生息节律，避免

了滥取滥伐，又兼顾了百姓的切

身利益，让生态保护与民生烟火

相融共生，走出了一条兼顾国力

与民心的生态治理之路。

生态保护，重在以人为本。

周厉王的严苛封禁终至废止，管

仲的柔性管控得以延续，一严一

宽，一败一成，两段跨越百年的

实践，恰是古代生态治理的生动

注脚。我们得以窥见，那时的古

人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树木繁茂、

川泽丰盈，是生灵存续、家国安

宁的根基，保护自然环境，从来

都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刻

在人类生存之道里的必然。或许，

他们没有系统的理念，却在一次

次实践中，尝试着用不同的方式

守护山河，那些探索与磨合，那

些经验与教训，都化作珍贵的智

慧，为后世生态规范的萌芽与完

善，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春秋时代，百家争鸣，在思

想火花激烈碰撞的年代，人们的

生态思考也迎来了第一次升华。

儒家以“仁”为核。孔子“钓

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

的坚守，将“仁爱”之心延伸至

万物生灵，护养自然，成了君子

修身的必修课；孟子“苟得其养，

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

（《孟子·告子上》）的慨叹，

道尽万物生长的规律，提醒世人，

唯有尊重自然、滋养自然，才能

收获自然的馈赠。道家则添了几

分浪漫与通透。老子用“人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

德经》），否定了人类凌驾于自

然之上的虚妄，主张顺应自然、

效法自然，与万物共生共荣；庄

子则多了几分超脱，几分温润，

畅想“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

我为一”（《庄子·齐物论》），

打破了人与自然的界限。而法家

的智慧，却让这份温柔有了刚性

的力量。他们没有停留在哲学的

思辨，而是将生态规范直接上升

为不可逾越的法律条文。商鞅变

法时，制定了严苛的生态律令，

禁止春季砍伐林木、堵塞河道，

禁止捕杀幼兽、拾取鸟卵，违者

重罚；睡虎地秦简《田律》中，

更将这份规范细化到极致——“春

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

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

取生荔、麛卵鷇，毋毒鱼鳖，置

阱网，到七月而纵之。”（春天

二月，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

也不准堵塞河道、修筑水坝。不

到夏季，不准焚烧草木作灰肥，

不准采集刚发芽的药草，不准捕

捉幼兽、掏取鸟蛋或抓捕雏鸟，

不准投毒毒鱼鳖，不准设置捕猎

的陷阱和罗网。等到七月，这些

禁令才会解除。）

谁能想到，两千多年前的秦

国，竟有如此细致的生态考量？

这份法律，既有儒家的仁爱、道

家的自然，更有法家的刚性，它

不是冰冷的文字堆砌，而是生态

哲思的具象化，标志着生态守护，

从“道德约束”正式走向“法律

规范”。而这份跨越千年的法治

种子，并没有随着朝代更迭而消

亡，反而在岁月的滋养中，慢慢

生长、慢慢完善，在华夏大地留

下了耐人寻味的印记。

汉武帝年间，黄河瓠子口决

堤，洪水肆虐，百姓流离失所。

朝廷急需物资堵塞决口，有人上

奏请求远调木材，却被汉武帝驳

回。众人不解，汉武帝却笑着说道：

“淇园之竹，绿竹猗猗，就地取

材，既能解燃眉之急，又可避免

远调滥伐，何乐而不为？”随后，

朝廷下令就地取用竹林，编竹为

笼、填石堵堤，快速堵住了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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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口堵住后，汉武帝即刻下令，

在河岸补种竹木，恢复植被，守

护河岸生态。

取之有度，用后补养。这是

“天人合一”哲思与法治规范的

完美融合，一段佳话，流传千古。

我们当下的“占补平衡”或许就

是汲取了那时的治理智慧。

汉唐时期的生态法治如此完

善，可为何到了后世，那些刻在

律令中的约定，会渐渐形同虚设？

宋元明清时期，“天人合一”

的核心理念虽未改变，生态法律

规范也在继承前朝的基础上不断

细化。例如，宋代设立“农桑司”，

守护植被、保持水土；明代《大

明律》强化惩罚力度，严惩盗伐

林木、破坏河道之人；清代注重

流域治理，守护黄河、汾河两岸

生态。可随着人口增长、农业和

手工业发展，人类对自然的索取

不断增加，加之封建王朝后期政

治腐败，生态法律的执行力度日

渐薄弱。

乱砍滥伐、围湖造田，屡禁

不止。水土流失、河道堵塞、鸟

兽减少，生态平衡遭到破坏，那

些曾经的青绿，渐渐被荒黄取代。

更令人揪心的是，近代以来，西

方“人类中心主义”的理念涌入

中国，打破了传统“天人合一”

的生态哲思体系。人们一度认为，

自己就是自然的主宰，只要通过

技术手段，就可以无限度地从自

然中获取资源，满足自身需求。

这份认知偏差，让生态破坏

愈演愈烈。

森林被乱砍滥伐，河流被污

染，土地被过度开垦，鸟兽被肆

意捕杀，曾经的绿水青山，渐渐

蒙上尘霾；曾经的生态哲思，也

陷入了迷茫与混乱。华夏千年的

生态守护，难道就要这样半途而

废？人与自然，真的只能走向对

立，而非共生？

希望，藏在新时代的觉醒与

坚守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

们渐渐醒悟，“征服自然”的道路，

只会走向自我毁灭，生态守护，

必须聆听千年的生态治理之声，

重新拾起生态哲思，重建生态规

范。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的植树造林、水土保持，到改革

开放后的“预防为主、保护优先”，

生态哲思逐步走向理性与成熟，

生态法律规范也逐步重建与完善。

198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正式颁布，拉开了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化的大幕。

此后数十年，大气、水、土壤污

染防治法等一系列单行法律相继

出台，生态法治的框架逐步搭建。

可零散的法律条文，能否破解全

域生态治理的难题？能否真正实

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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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藏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生态环境法典》的问世里。

这部于 2026 年表决通过的法

典，是千年生态哲思的集大成者。

它打破了以往单行法各自为战的

格局，将“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

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

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

新时代理念，熔铸为字字千钧的

法律条文，实现了生态法治从“分

散规制”向“系统集成”的跨越。

这部法典，有温度，有力量。

它既有古人“取之有度、用之有节”

的坚守，又有新时代“系统治理、

绿色发展”的担当；既有刚性的

惩罚条款，又有温情的激励机制；

既明确了企业、政府、公民的生

态责任，又为保护每一条江河、

每一片山林、每一个生灵，筑起

了法治的屏障。这是一份有情怀、

有担当的山河契约，回应了千年

的生态追问。

法律的生命力，从来都在大

地的实践中；而法典的完善，也

始终源于实践、反哺实践。

三晋大地上，生态焕新的实

践从未停歇，阳泉与晋北的转型、

黄河的治理，皆是生态好转的生

动缩影。晋东的阳泉与晋北地区，

曾深陷资源开发带来的生态困境，

阳泉的矸石山如黑色伤疤，煤灰

漫天、污水横流，废弃矿山荒芜

贫瘠。晋北的露天煤矿留下满目

疮痍，地表塌陷、植被稀疏，水

土流失严重，彼时的生态治理多

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难

以触及根源。随着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的深入人心，这份

困境迎来转机。当地政府督促煤

炭企业扛起生态修复责任，投入

资金对矸石山、废弃矿坑综合治

理，覆土植绿、选用本土植被，

让阳泉的矸石山披上绿衣，成为

市民休闲的生态公园；晋北的露

天煤矿通过复垦绿化、农光互补，

让万亩矿坑重焕生机，昔日伤疤

化作绿色名片。

这份蝶变，是生态理念深化

的生动缩影，更是新时代生态实

践的丰硕成果，也为生态环境法

典的形成提供了宝贵支撑。

作为华夏母亲河，黄河的治

理更是生态理念践行的典范。曾

经，黄河流域水土流失严重，泥

沙淤积、河道堵塞，沿岸生态脆弱。

黄河安澜，方能长治久安。随着“流

域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理念

落地生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成为国家战略，全流

域推进控污、增绿、补水、修复，

加固堤防、退耕还林、涵养水源，

让这条母亲河渐渐褪去浊色，重

现碧波绵延的景象。

放眼全国，江南水乡治污复

绿，乌篷船摇荡于水清岸绿之间；

塞北荒原防沙固土，荒漠渐成绿

洲；高原冰川严守生态红线，守

护江河源头纯净；东南沿海守护

湿地，万鸟齐飞成为常态；浙江

安吉余村、陕西秦岭，皆是理念

践行的标杆。

那些藏在古卷里的生态哲思，

那些刻在律令中的守护初心，那

些随着理念深化而不断推进的生

态实践，那些遍布华夏大地的青

绿蜕变，最终都凝聚在这部生态

环境法典中——它是千年生态智

慧的传承，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的彰显，亦是无数生态实践的

结晶，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契约。它诞生于实践，承载着理

念深化的成果，更将以法治的刚

性反哺和规范实践，进一步巩固

生态保护的每一份成果，让华夏

大地的青绿得以赓续绵延。

风掠过华夏大地，带来草木

的清香，带来江河的碧波，带来

跨越千年的共鸣。

山河不语，却以满目青绿，

诉说着生态哲思的力量，诉说着生

态法治的温度，诉说着人与自然共

生的美好。没有直白的言语，却在

每一处蜕变中，藏着岁月的惊喜；

没有生硬的段落堆砌，却在每一句

韵律中，藏着山河的深情。

守 护 绵 延 青 绿， 护 佑 华 夏

山河，千年生态哲思，在新时代

的实践中传承。生态环境法典，

以理念为魂、以实践为根、以法

治为翼，巩固生态环境保护的实

践成果，指引未来生态文明建设

行稳致远。愿以典为脉，以哲为

魂，以践为笔，让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美好，在岁月长河中生生

不息。

（作者单位：山西省阳泉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市林长制办公室）


